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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对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濒危原因作了分析，以期能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

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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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濒危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

的重视。作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语言，作为
在世界上地理位置离突厥语中心区最远的语言之

一，撒拉语的濒危状况目前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

注意。本文将根据撒拉语目前的使用情况，来分析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并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以期能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保护工作有一

定裨益。

一、撒拉语是濒危语言吗？

（一）濒危语言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濒危语言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
2000年10月16日，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
文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举办“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
讨会”，会上，学者们对什么是濒危语言也给予了
认真的讨论。黄行说：“所谓的濒危语言通常可以
理解为使用人口比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
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许多民族语言因没
有自己的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程度低，所以一般都

处于某种濒危的状态，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

现象。”曹志耘提出“濒危”就是“接近”危险的境

地，对语言而言就是意味着濒临消亡。陈其光说：
我个人认为关于濒危语言可以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弱势语言，另一类是濒危语言。其中所谓的
濒危语言是快要死亡的语言。我认为濒危语言有3
个特点：（1）大多数人已经转用了另外一种语言，
只有少数人还讲自己的民族语言；（2）保存的民族
语成了次要的交际工具，第二语言反而成了主要

交际工具；（3）老一辈的人对本民族语的价值是肯
定的、积极的，而年轻一代对本民族语的价值观变
了，对本民族语持否定的、消极的态度。语言价值
观一变，语言保存很难。
照那斯图认为，濒危语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判

断，一是从使用方面看：濒危语言主要是个别人、
个别情况下使用的语言，对整个民族来说在大多

数情况下已经不是这个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二

是从人们的语言态度来看：使用该语言的人们不

再看重他们的语言，认为他们语言的消亡是自然

消亡的结果，而不是同化的结果。此外，在这次会
议上，张公瑾等学者们还将人口少也作为语言濒

危的重要特征。孙宏开教授还建议把那些处在马
上消亡，或者将那些在几年或十几年内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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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看作是濒危语言。[1] 在关注濒危语言更早

的国外学术界，对什么是濒危语言也有不同的解

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提出，“当一种语言处于濒临消亡之路时，它就是
濒危语言”。 [2]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也指出：当父母不再给孩子们教他们
的语言时，当他们在日常事务中不再积极地使用

他们的语言时，他们的语言就被视作濒危语言。[3]

以上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濒危语言的使用功能一般都处在萎缩之中，

也就是说，母语使用者由于使用一种更具优势的

强势语言，使得自己的母语使用功能越来越弱，母

语有濒临消亡的迹象。
（二）撒拉语是濒危语言吗？

那么，撒拉语是否属于濒危语言呢？我们的回

答是肯定的。
1. 撒拉族文字的失传是撒拉语使用功能减弱

的极强信号 撒拉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以阿拉伯

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但目前已基本失传，读写该

种文字的人已凤毛麟角。根据韩建业先生的描述，
[4] 笔者近十年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马成

俊教授近期在循化发现的清代期间用撒拉语撰写

的有关水利文书，① 我们认为撒拉族文字在19世
纪左右在撒拉族群众中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后
来，由于撒拉族对汉文化的接纳，使得汉文逐渐地

取代了撒拉族传统文字。虽然，在撒拉族聚居的地
区，撒拉语仍然是族内主要口头交际工具，但书面

交际工具已完全让位于汉文了。这种口语和书面
文的脱节极大地限制了撒拉语的发展，使得撒拉

语的保存形式仅仅存在于口头上，削弱了撒拉语

的基础。这种文字转换发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那
就是：撒拉语的使用功能减弱了。这对撒拉语的发
展或者存在都将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2. 汉语对撒拉语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强也是撒
拉语功能衰退的表现 一般而言，语言间的相互

影响是正常的。但撒拉语和汉语之间的影响是不
正常的，几乎是汉语对撒拉语一方的影响。这种影
响不仅表现在撒拉语大量使用汉语词汇上，而且

表现在汉语对撒拉语在语音、语法方面的较大影
响。由于汉语对撒拉语持续而长久的强烈影响，撒
拉语的突厥语粘着语特征正在减少，而来自汉语

的分析型特征却在增多。这也是撒拉语本身功能
衰退的重要表现。

3. 母语使用者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也是语言

濒危的一个危险信号 最近几十年来，撒拉族人

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从1964~1982年间，全国撒拉
族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5.51%。这种快速增长使得
撒拉族从1953年的3.06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0.45
万人，增加了两倍多。[5]人口的增加，使得撒拉族当

中母语使用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

放弃母语的撒拉族人数也在增加。据笔者调查，居
住在城市的撒拉族在第二代时撒拉语已严重退

化，相当一部分撒拉族孩子的第一语言已经是汉

语了。在甘肃的撒拉族农村地区，只有老人会说撒
拉语。那些即使在五十岁左右的人都已失去了母
语。在新疆的撒拉族地区，维吾尔语或汉语已经取
代撒拉语成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乌鲁木齐市，只
有极个别的撒拉族老人还在说撒拉语，绝大部分

撒拉族已失去了母语。这已经预示着，随着撒拉族
聚居地与外界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会有更多的人

会放弃自己的母语。
4. 在科技、政治、教育有时甚至在宗教等方面
即使是在撒拉族内部的交流，以汉语词汇为主的

撒拉语和汉语的混合语，或者汉语基本上是主要

的交流媒介。到目前为止，在撒拉族地区还没有应
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措施。这说明，撒拉语的生命力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由此可见，随着汉语等对撒拉语影响的增强，

撒拉语表现出使用功能日益减退的趋势，而且正

朝着向汉语靠近的趋势发展。据此，我们认为撒拉
语已经是一种濒危语言。下面，我们进一步谈一谈
撒拉语的濒危程度。

二、撒拉语的濒危程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家们设计了

一些不同的评估语言濒危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
最为著名的有费什曼（Fishman）[6]、爱德华兹
（Edwards）、[7]克劳斯（Krauss）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以下简称
UNESCO）等提出的评估标准。其中前两者构建了
详细的指标体系，但并非专门针对土著民族的语

言。克劳斯于1996年将北美土著语言划分成四种
类型：（A）还在传承给下一代的语言；（B）青年们还
在使用的语言；（C）只有老人们使用的语言；（D）只
有极少数人使用的语言。[8]克劳斯发现的重要性在

于他首次将北美土著语言令人担忧的濒危程度非

常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撒拉语处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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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程度 级别 领域与功能

普遍使用 5 该语言被用于所有领域，功能全面。

多语共用 4
在绝大部分领域使用着两种或者两种

以上的语言，发挥着它们的功能。

范围缩小 3
该语言被用于家庭领域，功能较大，但

强势语言也开始进入家庭领域。

有限领域 2
该语言被用于有限的社会领域，功能有

限。

极限领域 1
该语言被用于极有限的社会领域，功能

极为有限。

消亡 0
该语言在任何领域都不使用，没有任何

功能。

样的濒危境地呢？对于撒拉语，我们将使用

UNESCO所设计的标准，因为这个评估标准是由国
际学者们集体设计出来的，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

权威性。
UNESCO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评价语言濒危
程度的九项指标，每项指标又包含六个级别。5级
意为安全，4级意为不安全，3级意为确实濒危，2级
意为严重濒危，1级意为极度濒危，0级意为消亡。
下面我们将分别用这些指标评估撒拉语的濒危状

况，并确定其一个大概的级别。[9]

指标1：代际间的语言传承
在撒拉族最集中的循化县，对绝大部分撒拉

族儿童来说，撒拉语在上小学之前是他们唯一的

交流工具。撒拉语被广泛使用于他们生活的各领
域。在进入学校后，汉语成为教学语言，撒拉族儿
童开始正规地学习汉语了。除在学校外，绝大部分
儿童还在其他领域都使用撒拉语。（个人田野调
查，2006年）根据这种状况，我们确定代际间的语
言传承指标为4级。在UNESCO的评估指标（见下
表）中，当部分儿童在所有领域都使用该语言，所

有儿童仅在有限领域使用该语言时，这种语言被

归于4级，意味着该语言不安全。
指标2：语言使用者总人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

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

1982年大约90.6%的撒拉族在使用撒拉语[10]。根据
这一比例，我们再根据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大约
有95,000人撒拉语使用者。UNESCO并没有给出一
个具体的人口数字来确定多少人使用的语言是濒

危语言，或者不是濒危语言。但一般而言，使用人
口越少，该语言越不安全。考虑到撒拉族周围的汉
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较大人口数量，95,000个撒
拉语使用人口数还是相当低的。因而，和汉语、藏

语等相比，撒拉语的安全程度相对要低很多。
指标3：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既然大约90%的撒拉族仍在使用他们的语言，

我们确定撒拉语在指标3上的级别为4，因为根据
UNESCO的标准，级别4表示基本上所有的该族人
使用他们的语言（见下表），这就是说撒拉语处在

不安全的境地中。

指标4：语言使用领域的转变
撒拉语在许多方面仍在被撒拉族群众所使

用，但是撒拉语受汉语影响很大，即使是在使用领

域比较稳固的撒拉族家庭当中也如此（详见后面

的撒拉语的使用状况部分内容）。如果祖先的语言
在家庭领域的许多方面被使用，但在家庭领域也

还是受强势语言的影响，那么这种语言被UNESCO
划定为3级（见下表）。因此，在指标4上，我们确定
撒拉语的级别为3级。

指标5：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
随着撒拉族社会的发展，学校、报纸、电视、互
联网等也逐渐进入撒拉族人民的生活当中，但撒

拉语并未进入这些新领域当中。这些新领域往往
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象征，与这些领域的脱节意味

着撒拉语的前景将会非常暗淡。如果一种语言不

濒危程度
级

别
使用人数

安全 5 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
使用该语言。

不安全 4 仅有部分儿童在所有领域都使用该语言；
所有儿童在有限的领域都使用该语言。

确实濒危 3 该语言主要由父母辈及以上的人使用。

严重濒危 2 该语言主要由爷爷、奶奶辈及以上的人
使用。

极度濒危 1 该语言主要由极个别曾祖辈一代的人
使用。

消亡 0 没有讲该语言的人。

濒危程度 级别 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安全 5 所有的人使用该语言。

不安全 4 基本上所有的人使用该语言。

确实濒危 3 大部分人使用该语言。

严重濒危 2 少部分人使用该语言。

极度濒危 1 极少的人使用该语言。

消亡 0 没有人使用该语言。

马 伟：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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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5 所有成员重视并希望继续发展其语言。
4 绝大部分成员支持保持其语言。

3 许多人支持保持其语言，但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甚
至主张放弃。

2 部分人支持保持其语言，但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甚
至主张放弃。

1 只有极个别人支持保持其语言，其他人对此漠不关
心，甚至主张放弃。

0 没有人在乎其语言的存亡；所有人倾向于使用强势
语言。

支持程度 级别 官方语言态度

平等支持 5 所有语言都得到保护。

区别支持 4
少数民族语言主要作为在私人场所

使用的语言而得到保护；使用该语言

就获得好的声望。

被动同化 3
没有明确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强势

语言在各种公共场合占有主导地位。

积极同化 2
政府鼓励趋向强势语言的同化，不保

护少数民族语言。

强迫同化 1
强势语言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少数民

族语言既不被承认也得不到保护。

禁止使用 0 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级别 书面材料的可用度

5
有创制的文字系统，合乎语法的读写习惯，词

典，课本，文学作品，日常媒体。在管理和教育方
面使用书面语言。

4
有书面材料，在学校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在管

理方面不使用该书面语言。

3
有书面材料，在学校儿童可能接触到这些材料；

没有出版物用来提高读写能力。

2
有书面材料，但只对族群的部分人有用，对其他

人只有象征意义；使用该语言的读写教育没被

列入学校课程。

1
有可用的拼写符号为族群成员所了解，一些材

料在编写当中。

0 该族群中没有可用的拼写符号。

濒危程度 级别 濒危语言接受的新领域和媒体

充满活力 5
该语言在所有新领域中都被使

用。

有活力 /活跃 4
该语言在绝大部分新领域中都被

使用。

运用领域较广 3
该语言在许多新领域中都被使

用。

只能勉强应付 2 该语言在某些新领域中被使用。

应对极为有限 1
该语言只在极少新领域中被使

用。

没有反应 0
该语言在任何新领域中都不被使

用。

能在新的领域使用，对媒体没有任何反应，那么，

UNESCO对这种语言在指标5上的评估标准为0级
别（见下表）。因此，根据这些情况，撒拉语在这个
指标上只能被划归到0级当中。

指标6：教育和读写语言材料
目前，撒拉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在生活中

使用，也没有任何用撒拉语书写的课本读物。根据
这种情况和UNESCO的标准（见下表），我们在指标
6上给撒拉语确定1的级别。②

指标7：政府机构的语言态度与政策及语言的
官方地位与使用

我国宪法总纲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

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在总纲第一

百三十四条规定，在法律诉讼中各民族公民都有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在需要时也可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
这些规定从政策上保障了我国各民族语言文

字的平等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撒拉族在内的

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实际的使用过程

中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③同时，目前在公共场
合中汉语已成了主要的正式用语，在正式场合中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书面撒拉语使用。根据UNESCO
的标准（见下表），我们认为撒拉语在指标7方面的
级别为3.5级左右。

指标8：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该

语言的未来发展问题。虽然，积极的语言态度并不
一定能保持语言活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消极的语

言态度会对其语言发展极为不利，甚至有可能使

其语言走向消亡之路。根据笔者在2004年至2006
年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对上百人的问卷调

查和采访，绝大部分撒拉族热爱自己的语言，支持

继续保持撒拉语（详见撒拉语濒危原因分析部

分）。因此，在指标8方面（见下表），我们觉得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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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状况 级别 语言记录

极佳 5
有全面的语法、词典，大量的文本，不
断更新的材料；有充足的、高质量的
视听注释材料。

良好 4

有一部完整的语法著作，几部不错的
语法书、词典、文本和文学作品，偶尔
更新的日常媒体；有充足的、高质量
的视听注释材料。

不错 3

也许有一部不错的语法著作，有许多
语法描写，有词典和文本，但没有日
常媒体；可能有不同质量的视听录制
和注释资料。

残缺 2

有一些语法概要、词语列表，对部分
语言研究有用的、但涉及面有限的文
本；不同质量的视听录制资料可能存
在，有的有注释，有的没有注释。

稀少 1

只有极少的语法描写、很短的词语列
表和残缺的文本；视听录制资料不存
在，即使有也是质量差无法利用或者
根本没有注释。

没有 0 没有文献材料存在。

语的级别在4级左右。
指标9：文献的数量与质量
评估记录一种濒危语言的紧迫性之前，必须

先要了解清楚该语言现有文献资料。这种资料主
要指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视听录制，然后进行书面

转写、翻译和注释方面的内容。撒拉语有较为完整
的语法、语音、词典和民间文学方面的书面文献资
料，有部分质量不同的视听录制资料，但没有撒拉

语媒体。根据UNESCO的标准（见下表），撒拉语在
指标9方面的级别在3级左右。

如果我们把以上几个指标都综合起来，那么，

我们就可以对撒拉语的濒危程度有个较为清晰的

认识（见下表）。

撒拉语的濒危程度评估表④

尽管在以上九个指标中，撒拉语在其中最重

要的指标“代际间的语言传承”上级别为4级，但根
据综合情况，我们认为撒拉语仍然是一种濒危语

言。
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教授在对我国少数民族

语言活力进行排序研究时，将我国的少数民族语

言按活力情况分为充满活力的语言，有活力的语

言，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活力不
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活力很差、已濒危的语
言，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等六种语
言。根据他的研究，撒拉语属于活力降低、已经显
露濒危特征的语言。[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
问题特别专家组成员之一Arienne Dwyer（杜安霓）
教授也谈到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考虑到多语的需要和撒拉语使用范围的缩

小，撒拉语很有可能只在私人场合受到重视，但是

它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会进一步减少，特别是由于

没有母语学校教育和拼写符号（译者注：撒拉语已

经有了使用范围还很有限的拼写符号）。由持续不
断的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在撒拉语的各个层面上

都将发生。[12]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撒拉语是一种濒

危语言。为了更好理解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将以一
个撒拉族村子的语言使用情况来说明撒拉语的濒

危状况。

三、个案调查———石头坡村的
撒拉语使用情况

石头坡村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

的一个撒拉族村子，位于黄河南岸，临平公路穿村

而过。村东约三四公里是循化县城，村西约两三公
里是街子三岔集市，村南就是撒拉族的发祥

地———街子。
2005年，石头坡村有144户，共823人。[13]该村绝

大部分人是撒拉族。其中一些人自称是撒拉族，但
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却是回族。村中有四位退休
干部居住，其他人都是农民。全村有456.9亩地，人
均0.39亩。根据村委会报告，2005年村里人均年收
入为1,444元。2005年，村里的完全小学有114名学
生，9名教师，学生入学率为100%。
该村村民之间无论男女老少，都主要以撒拉

语来交流。填报回族的村民之间用汉语和撒拉语
两种语言进行交流。但是，该村的撒拉语受汉语影
响很大。当他们说撒拉语时，其中有很多词汇都是

指标 级别

1. 代际间的语言传承 4

2. 语言使用者总人数 95，000

3. 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4

4. 语言使用领域的转变 3

5. 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 0

6. 教育和读写语言材料 1

7. 政府机构的语言态度与政策及语言的官方地
位与使用

3.5

8.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4

9. 文献的数量与质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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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几乎所有新事物的名称都是汉语名称。
2006年，当我在街子三岔的一个商店帮助一个石
头坡村的年轻男子时，我向他询问店里商品的撒

拉语名称。他给我说出了150多种名称。让人吃惊
的是，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名称才是撒拉语，其他

的都是汉语词汇。如gezhui （螺丝刀）、shoucenzi
（手钳子）、zenzi（剪刀）、gangchi（钢尺）、luosi（螺
丝）、jobu （胶布）、sulio jobu （塑料胶布）、zhadao
（铡刀）、bosensi（保险丝）、xuazhuan（花砖）等都是
汉语词汇。对于店中的商品，可能有撒拉语的名
称，如ax（白）、ala（花）、g觟x（蓝）、boy觙x（颜色）等都
是有关颜色的撒拉语词汇。⑤但当这些撒拉语词汇
无法准确地区分商品之间的细微颜色差别时，这

个店员就放弃使用这些原有的撒拉语词汇而转用

汉语词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撒拉族男子并没有
受过一天的学校教育，因此，他的语言可以说反映

了没受过汉语学校教育的普通撒拉族群众的撒拉

语面貌。至于，那些受过汉语学校教育的撒拉族的
语言，受汉语影响程度只会更深。一般而言，借词
不一定导致语言的衰退，但当一种语言大量地从

别的语言吸收借词，而自己不创造新词来面对新

事物时，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处在较危险的境地。[14]

许多当地的非撒拉族人都说他们能听懂撒拉族之

间的谈话，原因就是因为在用撒拉语进行的谈话

当中有许多词汇都是汉语。
这种情况在撒拉族儿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

出。当我让40个撒拉族儿童（三四岁到八九岁左
右）用撒拉语和汉语来数数时，结果令人吃惊。有3
个孩子根本不会用撒拉语数数；剩下的绝大多数

不能数到10；只有10个孩子大概能数到10以上，最
多的也只能数到29。当他们用汉语数数时，有3个
孩子根本不会数数，有6个孩子能数10以内的数，
其他的数上百都没有任何问题。当我用撒拉语问
及家庭人口数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用撒拉语

来回答，其他的都用汉语数字。虽然成年人在绝大
部分情况下用汉语数较大数字，但他们一般会用

撒拉语。有时，他们也用撒拉语来数较小数字。以
上情况，清楚地表明撒拉族儿童的汉语数数能力

远远超过撒拉语数数能力，尽管撒拉语是他们的母

语。根据笔者观察，当孩子们在学校或在家里玩游
戏时，许多孩子唱汉语歌曲，口中喊着汉语语词。
在当地儿童的撒拉语活动中，笔者时常可以

观察到语码转换现象。所谓语码转换就是指“双语
人在同一内容的说话过程中往往进行不同语码之

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两

种语码间的混合”。[15]当孩子们用撒拉语给我讲故

事时，在他们的讲述过程中有许多词汇甚至语句

层面上的语码转换。如，笔者观察到一个10岁左右
的男孩一边有趣地注视着满地走动的蚂蚁，一边

用汉语自言自语：

(1)
mayi banjia she guodao, mingtian bi you da yu dao.
蚂蚁 搬家 蛇 过道 明天 必有 大 雨 到

‘蚂蚁搬家蛇过道，明天必有大雨到’。
然后他又转到撒拉语：

(2)
etisi yaɡmur yaɡ- qa.
明天 雨 下- 将来
‘明天要下雨’。
他首先用汉语描述蚂蚁跑动的现象，并用汉

语判断明天要下雨，然后，再用撒拉语进行第二次

相同内容的判断。这说明在表达上述意思时，对他
来说，使用汉语比使用撒拉语更方便。在笔者翻看
他的作文本时，发现里面有一句关于路边风景的

描写。他用撒拉语给我重述这句内容：
(3)

diu yidabang, yidabang seji,shu,dal bas-inda g觙
那 一大帮 一大帮 麻雀 树 树 上面- 在 歌
撒 汉⑥ 汉 撒 汉 撒 撒 汉

changn觙-jan觙, inji vu tiaol觙-ba.
唱- 后 然后 舞 跳-正在
汉- 撒 撒 汉 汉- 撒
‘有许多麻雀在树上唱歌跳舞’。
例（1）和例（2）显示了这个男孩在语句层面上
在汉语和撒拉语之间的自由转换。与此不同的是，
在例（3）所谓的撒拉语中汉语和撒拉语词汇是混
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撒拉语句子中，有12个词语和
短语。“diu”、“seji”、“dal”、“basinda”和“inji”是
撒拉语词语和短语。 “yidabang”、“yidabang”、
“shu”、“g觙”和 “vu”是汉语词语和短语。
“changn觙-jan觙”和“tiaol觙-ba”中撒拉语和汉语混合
在一起。这个句子中，正好一半是汉语词语和短
语，一半是撒拉语词语和短语。但是，当这个男孩
用汉语讲故事时，其间没有一个撒拉语词汇。这说
明他的撒拉语受汉语的影响很大，但他的汉语受

撒拉语的影响极小。如果说，他的汉语受了一点撒
拉语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撒拉语

语音方面。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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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个别的老年妇女外，绝大部分石头坡

村民都会说汉语。只要孩子们从村里小学毕业，他
们也都会讲汉语。考虑到100%的入学率，这个村子
里的孩子们很快就会变成双语使用者。而且，由于
当地学校教育没有撒拉语方面的教育，撒拉语的

濒危程度在将来会变得更加严重。
2003夏天，笔者在石头坡村采访了一位撒拉
族老人。他是村里第一个能读写汉语文的人。他
说，80年前村里没有一个人识汉字。那时，村里人
不想学汉文。即使当地政府强迫他们去别的村子
上汉语学校，他们也想办法雇佣汉族小孩去上学。
但是，当石头坡小学于1975年建立起来时，撒拉族
儿童逐渐开始学习汉语。现在，村里的所有学龄儿
童都在学习汉语。撒拉族人民对汉语的积极态度
和撒拉语的濒危情况是直接相关联的。那么，为什
么他们对汉语的积极态度会导致撒拉语的濒危状

况呢？下面，我们将着重谈谈导致撒拉语濒危的原

因。

四、撒拉语濒危原因分析

（一）关于语言濒危原因的几种解释

语言濒危乃至消失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始终存在着，其濒危、消失的原因很复杂。既有
因灾害、战争等原因引起语言使用群体的消亡而
最终导致语言消亡的，也有因民族融合引起文化

同化而导致语言消亡的。在历史上，语言濒危、消
失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但在过去
的百年当中，语言消失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广前所
未有，令人触目惊心。对此，语言学家们努力探究
其深层原因，以期做相关的应对工作。国外语言学
家们关于语言濒危原因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

解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
北美地区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土著语言的濒危

及消失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对此，帕默（Palmer）[16]

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是语言使用群体自
己的决定和行为导致了他们语言的濒危，换句话

说，是语言使用群体自愿放弃他们的语言的。对于
这种假设，我们认为并不能合理地解释北美地区

有着不同背景和文化的语言使用群体会有同样的

决定和行动而在上世纪导致他们语言的濒危。而
且，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土著语言使用群体想保

留他们的语言。 [17]（2）是来自于外界的对语言使
用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导致了土著语言的

濒危，但这种语言的濒危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这种假设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语言会同时面

临这种濒危现象。（3）是来自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
族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解释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将结合撒拉语的情况详细分

析这一点。
其他许多学者也对语言濒危的成因做了积极

的探索。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语言的濒危与该语言
的声望有关。他们认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往往放
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声望高的语言。声望高的语
言被认为是高级的、强有力的工具，有更强的能力
表达复杂的思想；声望低的非标准语言被认为是

简单的、只能有限地表达复杂的思想等。这些人群
把自己母语和强势语言之间的区别看成是自己语

言本身的缺陷。因而，他们也就慢慢地为了声望高
的语言而弃用自己的语言。[18]

有的观点认为，拥有书面语的语言优于没有

书面语的语言，那些没有书面语的人群在认识能

力上比拥有书面语的人群要低一点。[19]因此，许多

没有书面语言的人群，想要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字

系统来拼写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书面读写材

料，也为以后的语言复兴工作打基础，获得语言声

望。为此，有些学者断言缺乏书面读写材料是土著
语言濒危的最重要的原因。[20]

还有的学者提出，不平衡的双语教育是语言

濒危的原因。如果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机会
少于学习强势语言的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学

习自己的母语，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母

语的危机。[21]

国内语言学家近年来也对语言濒危的原因做

了很多分析。如徐世璇研究员提出了强制性的和
自愿的两种语言同化导致语言的濒危，并指出第

二种语言同化是目前一些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22]

（二）对撒拉语濒危原因的分析

根据笔者目前的研究，撒拉语的濒危现象主

要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主要由缺

乏语言声望或书面材料等引起的。
1. 语言声望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在
二十世纪初，他们宁愿上交罚款，也不愿送孩子上

学（韩五十九，石头坡村第一个识汉字的人，2003
年，个人交谈）。在改革开放前，许多撒拉族人认为
学习汉语会丢失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汉族人并

不信仰伊斯兰教。撒拉族人对宗教是非常虔诚的，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宗教，而不是语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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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撒拉语重要吗？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调查对象年龄特征

你喜欢撒拉语吗?

你使用撒拉语吗?

的宗教认同远远超过了民族认同。当他们进行族
际通婚时，其前提条件不是对方的民族身份，而是

对方的宗教信仰。即使在撒拉族内部通婚，他们也
考虑对方的宗教派别。如果通婚双方不属于同一
个宗教派别时，有时他们宁愿与属于同一个派别

的其他民族的穆斯林通婚，如回族等。[23]历史上的

撒拉族发现，排斥汉语是保护他们宗教信仰的一

种有效方法。这就是撒拉族在历史上拒绝汉文化
的主要原因。对他们来说，汉语并不比撒拉语有着
更高的声望。
在改革开放初期，越来越多的撒拉族儿童开始

学习汉语。这是不是跟汉语的语言声望有关呢？看
起来，事实好像并不如此。在我调查的40个石头坡
村儿童中，有四分之三的儿童反映他们更愿意撒拉

语为他们的教学语言，而不是汉语。其他喜欢汉语
的孩子们反映，他们之所以喜欢用汉语教学是因为

他们学的都是汉语课本。很明显，对撒拉族儿童来
说，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汉语外并没有别的选择。
那么撒拉族成年人对他们的语言持什么样的

态度呢？根据笔者在2004年、2005年期间对撒拉族
地区的田野调查，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母语持积

极的态度。在这次调查中，笔者对青海省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化隆县，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及新疆伊宁县的撒拉族进行了136份
问卷调查，其中两份因填写不全面作废。其余134
份为有效问卷，其中男性92名，占69%，女性42名，
占31%。这134人的文化程度为：文盲25人，小学20
人，初中24人，高中（含中专）19人，大学（含专科）
46人，如下图：

134名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为：10~19岁26人，
20~29岁49人，30~39岁23人，40~49岁18人，50~59
岁8人，60~69岁8人，70岁以上2人，如下图：
在134名调查对象中绝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撒拉语，绝大部分人说喜欢撒拉语，绝大部

分人认为撒拉语很重要或重要。

在以上图表中，97%的调查对象（130人）表示
喜欢撒拉语，只有3%的对象（4人）表示对撒拉语无
所谓。

在问及撒拉语的使用情况时，同样97%的对象
（130人）反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撒拉语，不使
用和逼不得已时使用的对象共占3%（4人）（见上
图）。

在问及撒拉语的重要性时，72%的人（96人）认
为撒拉语很重要，16%的人（22人）认为重要，9%的
人（12人）认为一般，3%的人（4人）认为不重要（见
上图）。
在前面我们谈石头坡村的情况时提到，越来

越多的撒拉族人开始学习并掌握汉语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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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的134名调查对象的情况也非常相似：除了
一人外（此人精通撒拉语和藏语），其他133人都会
说汉语。因此，在目前的撒拉族社会中，绝大部分
人已经掌握了汉语。
根据以上分析，绝大部分撒拉族群众对自己

的母语非常喜欢且认为很重要或重要。因此，撒拉
族开始学习并使用汉语，并不是认为汉语比撒拉

语更有声望。其中，应该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2. 书面文献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对撒拉族来说，撒拉语书面文献材料的缺乏

也很难解释撒拉族群众对汉语的态度转变。撒拉
族大规模地学习汉语约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左

右，在这之前，对撒拉族来说汉语书面材料也是容

易获得的。可见，撒拉族以前对汉语缺乏热情并不
是当时撒拉族得不到汉文材料。能否获得汉文材
料并不是导致撒拉族对汉语转变态度的主要原

因。前面我们在谈撒拉族的文字问题时，也谈到撒
拉族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书面文献。这种文献是用
阿拉伯文字母写成的，跟撒拉族的宗教生活密切

相关。考虑到撒拉族对宗教信仰的执着，他们不可
能为了汉语文献材料而放弃自己的书面语。因此，
是否缺乏文献材料并不是导致撒拉语濒危的主要

因素。
3. 社会经济的变化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我们认为，撒拉族最终改变对汉语的态度并

且开始大规模地学习汉语，是由撒拉族社会经济

的变化引起的。下面，我们仍以石头坡村为主来说
明这一问题。
大约三四十年前，石头坡撒拉族开始较大规

模地将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学习。从那时开始，该村
的学龄儿童入学率逐步提高。当学生小学毕业时，
他们也就能够开始用当地汉语进行交流了。为什
么，从那时开始撒拉族群众逐渐对汉语有了积极

的态度了呢？如果我们对石头坡村的历史做个简

单的回顾，那么，我们就会了解到自上世纪七十年

代以来，石头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

撒拉族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村土地承
包之前，石头坡村的撒拉族群众在公有土地上集

体劳动，到了年底按劳动业绩进行决算，获得报

酬。除了极少数国家干部外，绝大部分石头坡人在
村里一起劳动，相互之间的交流语言就是撒拉语。
他们跟外界交往的绝大部分人也是来自其他村子

的撒拉族，也用撒拉语进行交流。当需要自己无法
生产的生活用品时，他们就去周边的藏族地区进

行物物交换。由于这种特殊的经济联系，当时石头
坡村的绝大部分男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撒
拉族和藏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

自己的藏族朋友。当撒拉族去藏族地区做生意时，
他们往往住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而当藏族群众去
循化县城或去其他地方朝拜时，也往往到撒拉族

朋友家住宿。[24]笔者清楚地记得，在三十多年前石

头坡村经常有三三两两的藏族客人来访。
2003年，在进行云南大学组织的全国少数民
族村寨调查时，笔者曾和谢佐教授对石头坡村的

马六十老人进行了采访。马六十老人当年88岁，是
接受我们采访的石头坡村最年长的撒拉族老人之

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往返于黄河南北两

岸，通过经营农产品以物易物的方式养家糊口。由
于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期，自产的粮食不够吃，

马六十老人以自产的辣子、水果和大蒜到黄河对
岸化隆（今金源乡）十几个村庄换粮食。马六十老
人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学做这种生意。他说自己在
当地各村寨都有藏族朋友，帮他换粮食，最早的时

候一斤辣子只能换到两斤粮食，后来能换到三四

斤粮食（包括青稞、豌豆等）。他和周围的藏族交朋
友，有时赶庙会就住在藏族家里，免费吃住，藏人

到黄河南岸办事也在他家吃住。撒拉族村民将这
种朋友关系称作“许乎”。当时，马六十老人根本听
不懂谢佐教授讲的汉语，只好由笔者给他进行撒

拉语的翻译。但当谢佐教授了解到老人会讲流利
的藏语时，就开始说藏语。马六十老人也立刻用藏
语回答问题。当他们用共同语言交谈时，我却根本
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了。
自农村土地承包后，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

循化的撒拉族也摆脱了土地对他们自由的限制，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离开家乡，外出闯业了。撒
拉族也到周边藏区做生意，但他们的足迹已不再

局限于循化周边了，藏语也不再是他们和外界交

流的主要工具了。越来越多的撒拉族群众和藏族
群众已经掌握了汉语，他们之间更多地是用汉语

进行交流了。在石头坡村，目前大约五十岁以上的
男子基本上都可以用藏语交流。我接触到的一些
老人甚至对藏族的谚语、民间故事等也非常熟悉。
他们在和年轻人用撒拉语交谈时，也时不时引用

藏族谚语、故事等说明自己的观点。撒拉语当中也
有许多借词来自于藏语。但是由于撒拉族和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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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藏族的经济联系被更大范围的经济来往所替

代，撒拉族对藏语的依赖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而汉

语则是这种更大范围经济交往中的主要交流工具

了。在分得自家的土地后，许多撒拉族家庭的收入
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在石头坡村
人均土地面积为四五分地，在邻近的街子地区，有

些村中人均土地面积仅三四分地（马伟，田野调

查，2000年）。仅依靠土地已很难满足撒拉族农民
对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了。于是，撒拉族群众
被迫外出谋生。他们当中有的在青藏高原上搞运
输，并曾经成立了几家大的运输公司。在青藏铁路
建成之前，撒拉族的运输业在青藏线上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有的撒拉族农民则办起了自己的公
司，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撒拉族企业已有几家全

国驰名的商标了。这些企业的员工有的多达上千
人。有的撒拉族人在外地经营餐饮业，像北京、广
州、深圳、上海、郑州等许多城市都有撒拉族的身
影。还有很多撒拉族人在政府机关、银行、企业等
部门工作。撒拉族已不再只和自己的族人打交道
了，撒拉语的使用范围也就逐渐缩小，而汉语已经

成为撒拉族和外界交往的主要交际工具了。2003
年，一位72岁的石头坡村老人告诉我们：
我家7口人，种3亩2分地，其中苹果园占2亩1

分。一年打1000多斤粮食，就是500元收入，出卖苹
果能收入400元，种殖业一年只有900元收入。一年
买粮食需要2000元，还要出去开馆子、跑运输、卖
下水，卖冬虫夏草，或者搞建筑、修路，增加收入。
种庄稼要买化肥、交电费，村里现在有了电灶、自
来水，这很好，但都要花销。所以目前儿子儿媳和
孙子4口人在西宁，石头坡村家里剩下3口人，两处
一年花销12000元左右，全家人上下努力，儿子做
点生意，买卖好时一年能挣2万元，不好时就七八
千元。所以，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做买卖算帐，种庄
稼也得算帐。[25]

当时这位老人的两个孙子恰好也在家。我向
他们问了几个问题，发现他们说一口流利的撒拉

语和普通话。城市生活不仅使成人学习使用汉语，
而且也使小孩很小就学会了普通话（循化的大部

分撒拉族孩子所说汉语为当地汉语方言———循化
话）。
当不懂汉语的撒拉族首次来到城市时，他们

有诸多困难。许多事情如买车票、在饭馆吃饭、坐
车等简单的事情都让他们感到吃力。他们意识到

如果外出就必须要学会汉语。在石头坡村，一位年
轻的、没有上过学的小伙子告诉我：他曾去西宁市
谋生，但由于他的汉语很差，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困

难。几年后，他慢慢学会了汉语，但他仍然不识字。
目前，他还在闲暇时间学习汉字。这种情况在撒拉
族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也遭
受同样的痛苦，目前绝大部分撒拉族都将子女送

到学校上学。
4. 双语教育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上学也是许多学子在一些正式机构如政府、
学校、医院等部门找到工作的唯一途径。看到一些
孩子大中专毕业后找到了正式工作，许多撒拉族

家长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走这样的路。每年高考录
取或考取公务员等事情永远是村民们谈论的重要

话题之一。2005年，在石头坡村有六个大中专学生
毕业后经过考试被聘用为循化县政府公务员。为
此，村里部分老人里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村民们
对教育的这种积极实用的态度，使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村里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百分之百。
双语使用不仅不是一种消极现象，反而是一

种积极的现象。根据研究，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比
单语儿童的认知能力要强，因此，双语教育是有利

于儿童的智力发展的。教育语言学家布莱恩指出，
双语使用者在理论分析语言方面比单语使用者

强；双语人员有着更多的创新思想。他还引用其他
研究人员的发现说：

双语教育对儿童的概念形成、分类、创造力、
类比推理和视觉空间技术等方面产生着积极的影

响……双语教育在纯语言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包
括早期词的指称区别能力，对语言结构和细节的

敏感度，对语言歧义的辨别能力，对在句子处理

中的句法认识能力，和语言控制能力等方面的提

高都有积极的作用。[26]

可见，双语教育不但不是对儿童的学习负担，

相反，它对提高儿童的的智力有着较大的积极作

用。令人欣慰的是，撒拉族群众对此也有着较为正
确的认识。在笔者进行的134份问卷调查中，大部
分人都认为：如果撒拉族儿童学习撒拉语将不会

影响到正常的学校教学质量。调查结果如下图表：
因此，在民族聚居区应该进行双语教育，这对

民族儿童的智力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对保护民族

语言和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撒拉族地区
的学校教育中除了国家规定的统一的教学内容

外，并没有母语文化的教育。尽管撒拉族儿童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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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可以使用撒拉语，但是学校的语言教学是汉

语教学（当然也有英语教学），教学材料都是汉语

材料。在学校里，撒拉族学生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学
习来提高母语能力。这也解释了我们前面所谈的：
为什么撒拉族儿童的母语数数能力远远低于汉语

数数能力；为什么撒拉族儿童只唱汉语歌曲；为什

么在他们的撒拉语里有许多汉语词汇，但汉语当

中却没有撒拉语词汇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跟
学校的单语教育有关。而学习汉语的动力则主要
来自于近来撒拉族社会经济的变化。

5. 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撒拉族人民的生活水

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这与撒拉语的濒危现

象紧密相关。首先，撒拉族社会与外界的联系比起
以前更容易了。2000年，一位82岁的石头坡村老人
告诉我，在他们年轻时交通不便，他们一般步行去

西宁，仅单程就需要走三天。现在，从循化到西宁
坐车只需两三个小时。从石头坡村到县城也只需
几分钟。仅在过去的十五六年中，石头坡村已有二
十多人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过觐。目前，石头坡
村至少一半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话，许多年轻人拥

有手机。超过一半的家庭都有电视，有的还拥有
DVD或VCD等，甚至个别人在使用电脑，并不时上
网了解相关信息。还有部分人在西宁市购买了住
房。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撒拉族与外界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了，而与外界联系的交际工具则主

要是汉语。
其次，从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使得撒

拉族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丢失。例如，随着电视等
家用电器的普及，他们就不需要讲述传统的撒拉

语民间故事来娱乐了。撒拉族传统的神话、歌曲、
传说、笑话等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儿童们通过民
间文学的听、讲、唱等形式来学习撒拉语的机会也
在不断消失。相反，由于对汉语接触机会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撒拉族儿童感觉到汉语的重要性，也

愿意学习汉语了。在笔者进行的一百多人的问卷
调查和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对象也都认为汉语很

重要，撒拉族应该学习汉语。因此，一方面是撒拉
族民众对汉语的需求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却是母

语文化的不断丢失。
再次，撒拉族所使用的所有新商品几乎都来

自于外面，他们没有创造新的撒拉语名词术语，而

完全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新事物都用汉语
来指称。所以，一方面撒拉语中的汉语借词越来越
多，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丢失许多原有的撒拉语

词汇也在不断消失。因此，撒拉语的濒危情况目前
正在不断加剧。这预示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我
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也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

机。

五、结论

虽然就使用情况、撒拉族群众对自己母语的
态度等方面而言，撒拉语还处在较好的保持状态，

但考虑到撒拉语自身的变化、功能的衰退，我们认
为撒拉语已处在濒危状态当中。撒拉语的濒危情
况与撒拉族社会所发生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变化相关的学校教育也是
导致撒拉语消失的重要因素。而语言声望、书面文
献等并不是导致撒拉语濒危的直接因素。

注释：

①马成俊，个人交谈，2008年5月。
②只有极少数撒拉语研究人员使用以拉丁文字母为基

础的拼写符号，并有相关学术著作出版；最近，在青海省撒

拉族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撒拉族》刊物和“中国撒拉族”网站
（www.cnsalar.com）上开始使用统一的撒拉语拼写符号；此
外，近两三年来，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自办的网站上也使用类

似的拼写符号。但目前，撒拉族还没有广泛认可的正式拼写
符号。
③根据笔者在青海省西宁市参加的2001年国家民委民
族语文工作人员培训班情况汇报和笔者2006年的田野调查
而写。
④根据UNESCO 文件编制。
⑤此文撒拉语拼写以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使用的撒拉

语拼写符号为准，详见中国撒拉族,2008年第1期。
⑥此处“撒”代表撒拉语，“汉”代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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